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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中西奇幻文学经典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奇幻文学如何通过特

定的叙述模式来实现其社会化功能。 奇幻小说通常包含一种“任务—努力—成功”的

肯定性结构模式，主人公响应冒险的召唤，开启一段英雄之旅，历经考验之路，最后完

成使命并获得奖赏。 叙述者将社会认可的特定价值观通过这种具有肯定性的“完型结

构”，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主人公产生认同，一起参与冒险、
收获成功并认可这些能让主人公取得成功的价值观。 读者与主人公共同成长，在冒险

归来后更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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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 之 旅” （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 由 约 瑟 夫 · 坎 贝 尔 （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于 １９４９ 年在《千面英雄》（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Ｆａｃｅｓ）中提

出。 莉莉·亚历山大（Ｌｉｌ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指出，“‘英雄之旅’这一模式启发和

支配着所有最杰出的冒险故事，也包括被拍摄成公路电影的故事、时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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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电视剧以及电子游戏”（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３）。① 这意味着，“英雄之旅”构成

了所有冒险故事的基本结构和主题。 坎贝尔提出“英雄之旅”主要包含 ３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启程”，英雄响应冒险的号召，离开家乡踏上冒险

之旅；第二个阶段是“成长”，英雄通过各种试炼成功获得成长；第三个阶

段是“归家”，英雄冒险结束，回归原来的生活，重新融入社会（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３３－３４）。 里亚·切恩（Ｒｉａ Ｃｈｅｙｎｅ）认为，“这类冒险叙述通常包含一种

‘任务—努力—成功’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奇幻文学中反复登场，激发读者

的同理心，鼓励读者与主人公产生共鸣［……］在他们胜利的时候感受胜

利，在他们绝望的时候体会绝望”（Ｃｈｅｙｎｅ １１２）。 切恩尤其提出情感投入

是理解读者和主人公之间关系的纽带：“奇幻故事通常是成长故事，随着探

险的完成，年轻的主人公成长、成熟，获得智慧，并认知自我” （同上）。 唐

小林认为，“人类用情节组织经验、传递信息、表达意义”（２０２）。 奇幻小说

正是借用这类模式，将社会认可的价值观、世界观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灌输给读者，让读者跟着主人公一起冒险和成长。 本文以冒险型

奇幻小说为研究对象，以“英雄之旅”为关键词，探讨奇幻文学如何通过英

雄出征、英雄探险与英雄归家这种特定的叙述模式，将社会认可的特定价

值观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以此教育、塑形读者，让读者更好地融入到社

会中。 之所以选择探险类奇幻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这类文学被认

为是奇幻文学的主根类型，奇幻文学的各种亚类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冒险类

奇幻文学的不同变体。 布莱恩·阿特贝里（Ｂｒｉａｎ Ａｔｔｅｂｅｒｙ）将奇幻文学类

型定义为“一个模糊集合（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不是靠范围来定义，而是靠中心来

定义”（Ａｔｔｅｂｅｒｙ １２）。 他将《魔戒》（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作为现代奇幻文

学的原型，置于这个模糊集合的中心，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指环

王》的系列文本可被称为奇幻文学” （１４）。

一、 冒险召唤： 出征新世界

人类学提出，人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个“通过仪式”。 亚历山大

认为，“人生充满了各种危机、挑战、阶段及转变，因此我们的人生轨道上充

满了各种形式的‘象征性死亡’。 在每一个人生的阈限阶段，我们总是尝

试放弃已知的一切去重新发现一种新的现实和身份”（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３）。 特

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认为，“在典型的成长仪式中，重生将伴随着象征性死亡

而至”（Ｔｕｒｎｅｒ １５２）。 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正是一场象征性的人生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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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生的各种危机，英雄开启人生冒险，经历各种转变、适应和成长，将
每一个象征性死亡转化为重生，从而实现一个新的自我。 每一位普通人在

人生中都会不断面对人生的危机和挑战，不断面对这种“象征性”死亡，因
此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将“死亡”转化为“重生”的考验，奇幻文学这种英

雄之旅的模式，正是反映了每一个人的成长之旅，满足了普通人对冒险的

向往。
奇幻文学中的主人公大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人生的危机，迎来人生

的过渡阶段，正如每一个普通的读者在生活中都必然面临不同的困境和危

机。 《魔戒》开篇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夏尔的气氛

一片祥和，生活于其中的霍比特人无忧无虑。 小说的第一章名为“期待已

久的宴会”，霍比屯的人们将一起庆祝传奇人物比尔博·巴金斯的生日，也
同时庆祝其继承人弗罗多成年。 因此无论是比尔博还是弗罗多都迎来了

人生的转变阶段。 比尔博之所以成为霍比特人中的传奇，是因为他年轻时

曾参加过一场伟大的冒险，胜利归来。 宴会看似一片祥和，但因为比尔博

和弗罗多均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而充满了张力。 比尔博早就计划在迎来

自己 １１１ 岁生日的当天要再次开启新的冒险和旅程；而弗罗多则因为成年

也将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魔戒》中的其他年轻人山姆、皮平、梅里

等，像弗罗多一样始终觉得安逸的生活平淡无奇、缺乏刺激，总是向往一场

冒险。 他们对巴金斯的冒险故事着迷，也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甘道夫以及甘

道夫带来的故事感到着迷。
与众多英雄之旅的故事一样，弗罗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接受了护送

“魔戒”的任务。 虽然弗罗多深感责任重大、惧怕前路危险重重，但就像比

尔博当初走向伟大的冒险一样，他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冒险之旅也充满了期

待。 弗罗多告诉甘道夫：“我有时也曾想到离开，但想象中那就像度假一

样，会是一连串像比尔博那样的、甚至更棒的冒险，再平安地收尾。 但这一

次将意味着流亡，是一场从危险奔向危险，吸引危险紧追在后的旅程

［……］”（托尔金 ９０）。 可见虽然生活安逸，弗罗多还是时常幻想像比尔

博一样开启一段冒险旅行。 虽然这次任务不像他以前想象的度假式的旅

行，而是充满危险，“自己非常渺小，非常无依无靠，以及———绝望。 大敌是

那么强大可怕！”但弗罗多“没告诉甘道夫，就在他说这些话时，一股想要

追随比尔博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熊熊燃起”（９１）。 虽然前方危险重重，但
冒险的欲望压倒了恐惧。 而山姆在听到要与少爷一起冒险时，更是高兴得

跳了起来，高呼“我要上路了，去看精灵，去见世面！ 万岁！” （９３）。 皮评、
梅里两个未成年的霍比特人为了要和弗罗多一起上路，也苦心策划了很

久，他们告诉弗罗多“你必须走———因此，我们也必须走” （１５１）。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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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当年比尔博·巴金斯愿意放弃安逸的生活而加入那场伟大的冒险

如出一辙。
《哈利·波特》（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的主人公哈利、罗恩和赫敏在现实生活

中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如意：哈利因父母早逝，寄人篱下，受尽冷眼；罗恩

虽然家庭幸福，但不得不面临家境清寒的窘迫；而赫敏虽然聪明美丽，但由

于不是纯种巫师，而面临多重困扰。 哈利·波特 １１ 岁生日这天，海格亲自

送来了霍格沃滋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因此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展
开了一场英雄之旅。 对于即将开启的新旅程，哈利·波特充满了期待，甚
至怀疑“这是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叫海格的巨人，他来对我说，我要进一所

魔法学校。 等我一睁眼，我准在家里，在储物间里”（罗琳 ４７）。 哈利·波

特的激动心情既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新旅程的无限期

待。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Ｄｉｅ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中的巴斯蒂安自小

丧母，在家中缺爱，在学校也备受欺凌：“他怕学校，怕这个他每天都遭受失

败的地方［……］在他眼里，上学早已如同坐牢，如同受长长的、望不到头

的牢狱之苦；在他长大成人之前，只能默默地、顺从地忍受，直至坐完刑期”
（恩德 １３）。 由于巴斯蒂安对书籍有异常的激情，他成了天选之子，“偷”得
了《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这本书。 他不敢向父亲坦白自己的盗窃行为，觉
得“眼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出走，走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去” （同上）。 因此

巴斯蒂安便追随着小说中的主人公，展开了一段在幻想帝国的神奇冒险。
事实上，《纳尼亚传奇》（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ｒｎｉａ）中的 ４ 个主人公也因为

逃避战乱，被迫离开父母住到郊区的老教授家，作为天选之子，他们来到了

纳尼亚王国，展开一场成长之旅；《爱丽丝漫游奇境记》（Ａｌｉｃｅ'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中的爱丽丝以及《神奇的巫师》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Ｗｉｚａｒｄ ｏｆ
ＯＺ）中的桃乐丝都是处在个人成长的阈限阶段：爱丽丝对成年人的世界感

到厌烦，自己无事可做，响应了来自兔子的冒险召唤；桃乐丝在成长过程中

无力改变单调、贫困的生活，随后被龙卷风吹进奥兹国，展开一系列冒险。
奇幻文学的主人公们面临成长困境和生命危机时，必然收到历险的召

唤。 正如坎贝尔所说：“‘历险的召唤’标志着命运对英雄发出了召唤，将
他精神的重心从英雄所处的暗淡无力的社会转向了未知的区域。 表现这

个充满珍宝与危险的决定性区域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那始终是这样

一个奇异的地方，有着多种形态的流动的存在、无法想象的折磨与痛苦、超
人类的行为和终极的喜悦。 英雄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完成历险。”（４８）
奇幻文学中历险的召唤通常是一个伟大使命的召唤，主人公大都背负一个

类似于“拯救世界”的重任，超出自己原来生活的界限，进入一个未知的领

域。 这个未知领域充满危险，但也可以将英雄从暗淡无力的生活带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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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改变英雄的现状，让他（她）重新认知自我。 “无论何时何地，冒
险都是指超越已知，进入未知，而看守边界的力量是危险的。 应对它们很

危险，但对有能力、有勇气的人而言，危险会消失” （坎贝尔 ６９）。 《魔戒》
中的弗罗多及其朋友明知前方困难重重，大敌十分危险，依然愿意走出自

己生活的边界，向黑暗的中心进发，找到末日裂罅（ｃ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ｄｏｏｍ），毁灭

魔戒，拯救世界；进入魔法学校的冒险改变了哈利·波特不幸的生活，让他

背负使命，打败伏地魔，拯救世界；巴斯蒂安的冒险则让他进入一个新的世

界去拯救幻想帝国；《纳尼亚传奇》中的 ４ 个孩子进入纳尼亚王国后成为王

后与国王，担负起打败女巫、拯救纳尼亚王国的重任。 历险召唤让英雄们

愿意跨出边界，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不仅改变自己的现状，也能完成一场

伟大的冒险，实现个人的价值。
“英雄之旅”模式是奇幻文学中的原型故事，这种模式不仅出现在西

方奇幻冒险小说中，也出现在中国的奇幻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西游

记》。 孙悟空本为山中野猴，无法无天，后被天界招安，进入有规则的“社
会”，但不满官封弼马而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长达 ５００ 年。
当孙悟空处在生命的转折阶段，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时，他收到了历险的

召唤。 他告知唐三藏：“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诳上

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 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
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方

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吴承恩 ９８）。 孙悟空的短短一席话勾勒出了《西
游记》中“任务—努力—成功”的“英雄之旅”模式：面临困境的猴子，接受

了观音菩萨指派的伟大任务，只要努力完成，便能获得“好处”。
面对人生的危机，一场伟大的冒险将让主人公摆脱困境，重塑自我，这

也正是每一个面临危机的读者所需要的。 “叙述文本是一种召唤结构，接
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丰富这个世界。”（王委艳 ２３０）读者与主人公

产生共情，其情感投入让他与主人公感同身受，让他愿意与主人公一起冒

险。 通过阅读，读者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暂时摆脱人生的困境，走向一个

未知的领域，去实现自我。 小说中主人公通常对现实不满，亟需改变命运。
他们要么像孙悟空、哈利·波特那样法力无边或潜力无限，但面临无法摆

脱的现实困境；要么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如弗罗多、爱丽丝、桃乐丝、巴斯

蒂安等。 无论是哪类人物，他们都在面临困境时，接受冒险召唤，开启英雄

之旅，历经考验之路，最后取得成功。 当弗罗多问甘道夫：魔戒“为什么来

到我手上？ 我为什么会被选中？”甘道夫回答：“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你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他人没有的优点长处，至少力量

和智慧方面都不是。 但是你被选中了，因此，你必须运用起你所拥有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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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体力、心志和才智”（托尔金 ８９）。 弗罗多就像每一个普通的读者，在面

对命运召唤时，只要能够不懈努力，便能够完成使命。

二、 考验之路： 奇幻世界的成长之旅

奇幻小说中英雄踏上征程，进入一个新世界，经过重重考验，最终获得

成长。 小说中的主人公犹如一个向导，既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新世界，又带

领读者去体验这一成长过程。 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作者精心设计

了主人公的这一作用。 该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将阅读行为和故事内容并

置。 主人公巴斯蒂安一开始是“书中书”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读者，可
以视作现实读者的变体，他带着读者通过阅读一起进入“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中的幻想帝国。 读者与巴斯蒂安一起阅读《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起

追随幻想帝国中接受任务的阿特雷耀去寻找拯救幻想帝国的方式。 巴斯

蒂安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与阿特雷耀认同，希望自己也成为幻想帝国的

英雄，而现实世界的读者与小说中的巴斯蒂安一起阅读《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也不断与巴斯蒂安认同。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巴斯蒂安慢慢发现原

来幻想帝国的拯救者就是自己，即是“读者自己”，最后他响应幻想帝国的

召唤，进入其中，成为了《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拯救世界的英雄，读者也

自然与他一起进入了幻想帝国。 阿特雷耀经历艰难万险，也没能找到拯救

幻想帝国的方法，他本以为自己失败了，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但天童女皇

告诉他，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拯救幻想帝国的方式，但依然需要阿特雷耀去

经历一切：“你不得不经历的一切都是必要的。 我派你去进行伟大的探索，
不是为了你想给我带来的信息，而是因为这是唯一可能召唤来咱们的拯救

者的途径。 因为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参与了；你远道而来，他一直伴随着

你［……］你走进了他的形象，带着他上了路，所以他就跟着你来了，因为

他借你的眼睛看见了自己。 还有眼下，他听见了我俩交谈的每一句话，我
们在谈他，在等他，对他怀着期待。 也许现在他明白了，你，阿特雷耀，你所

承受的一切艰辛磨难，都是为了他，整个幻想帝国，都在呼唤他！” （恩德

１５７）可见，阿特雷耀作为小说中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主人公，或者说

作为拯救幻想帝国的英雄，他的主要任务是召唤幻想帝国的拯救者，也就

是将“读者”带入幻想帝国，让读者成为幻想世界的经历者，展开一场伟大

的冒险，他们通过阿特雷耀的眼睛看见幻想世界，也看见自己。
读者愿意进入奇幻世界参与冒险，不仅因为有奇幻世界的主人公作为

引路人，还因为奇幻世界的异世界建构让读者有一种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

新奇感。 坎贝尔认为，历险者只有“跨出以前的边界，才能进入经验的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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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６８）。 进入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奇幻世界，对历险者有极大的吸引

力，也是历险者成长的必经阶段。 因此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也是第一次踏入

这个想象世界，读者透过主人公的眼睛来看这个新世界，与主人公一起去

冒险，探索这个新世界。 《魔戒》中几位主人公走出夏尔，便带着读者进入

未知、神秘的“老林子”。 幽暗的森林、巨大的树木通常是历险召唤的典型

意象（坎贝尔 ４３）。 读者就这样与主人公踏进了一个充满危险的神秘世

界，展开一场拯救世界的大冒险。 《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校、《纳尼亚

传奇》中的纳尼亚王国、《神奇的巫师》中的奥兹国、《爱丽丝漫游奇镜记》
中的洞中世界等，这些不一样的世界设置都在呼唤读者跨出边界、进入新

世界。
冒险之旅就是一场象征性的人生之旅，在这场冒险之旅中，读者与主

人公一起踏入新世界去历经重重考验。 这场旅行中的考验类似于人生不

得不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奇幻之旅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读
者不仅能够与小说主人公一样获得新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获得一个“肯
定”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特定的情节模式，将特定的能力和品质赋

予不断努力的主人公以及一起历经考验之路的读者，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

地融入社会、实现社会化。
亚历山大认为英雄之旅是一场象征性的旅行，它促成了主人公的“转

变、适应与成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３）。 奇幻文学的结尾通常走向一个肯定性的

结局，也就是主人公经过努力，经历一场“英雄之旅”，必然获得某种程度

上的成功与成长。 正如切恩所说，“奇幻文学声称无论情况有多糟糕，希望

都是必然的，正义通常都能战胜邪恶，危机都会消除。 奇幻文学肯定了成

功的可能性，肯定了努力的价值。 即便完成冒险必然会付出代价，但奇幻

文学肯定这些牺牲都是有价值的”（Ｃｈｅｙｎｅ １１１）。 奇幻文学的这种“肯定

性”饱含着希望和乐观，让读者产生一种获得肯定的感觉。 这样一来，随着

读者与主人公一起经历冒险，读者也在阅读中经历转变、适应并最后获得

成长。 按切恩的话来说，奇幻文学的基本结构通常是“任务—努力—成

功”，主人公为了一个崇高的使命，通过努力，经历一系列冒险实现自己的

目标并获得奖励（１０９）。 因此奇幻文学形成了一种叙述“结构上的完型”，
也就是 “故事中一开始提出的难题，必将在任务完成时成功解决”
（Ａｔｔｅｂｅｒｙ １５）。 奇幻之旅就是不断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它不总

是大团圆结局，但是问题总能得到解决，让人获得一种肯定的感觉。
《魔戒》中的弗罗多、山姆等人临危受命，经过重重危险，最后将魔戒

毁灭，完成了拯救世界的使命，自己获得了成长；《神奇之城》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Ｃｉｔｙ）中的菲利浦进入自己建构的城市后，不得不完成 ６ 个任务，才能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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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的巴斯蒂安，进入幻想帝国，经过努力拯救

了幻想帝国，同时自己也获得奖励，把真爱之水带回到现实世界；《神奇的

巫师》中的桃乐丝也和伙伴们一起，通过不断完成任务来获得成长，狮子获

得了勇气，稻草人获得了智慧，铁皮人获得了爱等等；而哈利·波特和朋友

们也在拯救世界的过程中成了大魔法师。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取

经途中，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回归东土大唐。 此外，中国不

同类型的奇幻文学都包含此类情节设置，凡人“修仙”，需历经考验；神仙

要“历劫”才能飞升；而侠客则要闯荡江湖才能练就绝世武功，成为一代大

侠。 奇幻文学在结构和主题上都让读者获得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主要

来源于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完成，并且经历冒险的主人公和读者都获得某

种程度的成长与成熟。 英雄之旅总的来说是一场精神之旅，作者通过这种

“完型结构”将特定的价值观赋予读者，让读者在与主人公一起接受任务、
努力完成任务、最后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认可这些能让他们获得成功、获得

肯定的价值观。 奇幻文学通过叙述以特定方式塑造和改变读者，让读者在

不知不觉中认可这些品质、价值观、世界观。 因为如果要获得最后的成功，
必然要像主人公一样具备这些品质。

奇幻文学看似让读者进入冒险世界，远离现实的困境，但实际上却通

过一种完形结构鼓励读者不能沉溺于冒险，应该勇于面对现实。 大多数奇

幻之旅以一种完型结构告知读者，成长意味着不再逃避现实中的困难和危

险，通过努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在《魔戒》中，弗罗多在冒险一开始

便得到来自精灵领袖的帮助，告诉他“心存善愿，勇气会在意想不到之处寻

得”（托尔金 １２３）。 弗罗多随身携带的魔戒可以让他在遇到危险时隐身，
因此小说中“戴上魔戒”成为“逃避”现实的能指，意味着弗罗多不敢面对

现实时，便可通过戒指来隐身。 在冒险刚开始时，弗罗多无数次想要戴上

魔戒，试图逃避危险，因为“他觉得只要戴上戒指，自己就安全了” （１０９），
很多时候甚至是“他几乎还没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的手便探进了口袋”
（１１４）。 恐惧让他频繁想到逃避，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够克服恐惧，面
对困难。 在遇到古冢尸妖时，“他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想要逃跑。 他琢

磨着，如果自己戴上魔戒，古冢尸妖会不会就看不见他了，这样他就可以想

办法逃出去” （１２１）。 这样他不仅能活着，还能获得自由，“但是，他心中已

经被唤醒的勇气这时占了上风，他无法就这样轻易抛下自己的朋友” （同
上）。 在《哈利·波特》中，整个魔法世界一开始都拒绝讲出“伏地魔”的名

字，因为他们觉得，哪怕是讲出他的名字也极度危险，这便意味着整个魔法

世界都在逃避直面伏地魔。 直到哈利·波特出现，他呼出了伏地魔的名

字，并和罗恩、赫敏一起找出真相，直面伏地魔，才最终获得了胜利；《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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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完的故事》中的巴斯蒂安本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孩，他在阅读《永远

讲不完的故事》时明知书中提及的拯救者是自己，却不断逃避，不敢走入幻

想帝国，直到他被强行写入书中，让他最终愿意面对危险，走入幻想帝国，
成为帝国的拯救者。 《地海巫师》（Ａ Ｗｉｚａｒｄ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ｅａ）中的巫师格得使

用禁忌法术召唤亡灵，召唤出了未知的黑影，不仅击倒自己，也导致巫师学

院大法师丧生。 自此这个化作无形怪物的黑影一直追击他，让他仓皇逃

跑。 格得刚开始不敢面对黑影、只是一味逃跑，后来得到师父的点化，当他

能够转身面对黑影，主动出击时，才发现黑影只是自己的另一面，他以自己

的真名呼唤黑影，让黑影与自己合二为一，最终取得胜利。 《凯斯宾王子》
（Ｐｒｉｎｃｅ Ｃａｓｐｉａｎ）中的苏珊和彼得被告知再也不能回到纳尼亚王国，因为

他们已经长大了（刘易斯 １６７）。 奇幻王国的冒险让读者可以暂时逃避现

实，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但同时这个世界的冒险也告知读者要勇于离开这

个冒险世界，面对现实，这是成长的标志。
成长的另一个标志是对欲望的抑制。 在奇幻文学中，成长不是不断释

放和满足欲望，而是抵制欲望的无限诱惑。 人不能无止尽地沉浸于无限的

欲望中，就正如我们不能永远沉浸在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欲望中，而是要勇

于抑制欲望、面对现实。 《魔戒》中的戒指具有双重含义，正如上文所说，
魔戒可以让主人公逃避危险，但同时也代表着诱惑主人公逃避现实的无限

欲望，如果主人公选择无数次戴上魔戒，那么他最终将会被魔戒控制。 比

尔博·巴金斯抵御住魔戒的诱惑，放弃了魔戒；而主人公弗罗多在魔戒之

旅中不断抵御诱惑，无数次抑制自己的欲望，才得以完成毁灭魔戒的任务。
咕噜没能抵御魔戒的诱惑，最终被欲望吞噬，与魔戒一同坠入末日裂隙。
《魔戒》之旅并非是一场欲望实现之旅，而是一场人类抵制欲望之旅，远征

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魔戒。 《地海巫师》中的格得因为对力量的欲望而犯

下大错，他一生的修行都在学习如何抑制欲望，如何抑制力量，而不是如何

释放力量；《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的巴斯蒂安在幻想帝国中无限释放自

己的欲望，完全被欲望所控制。 直到他到达“废帝之都”，才意识到被困在

这里永远无法出去的人都是被困在自己无限的欲望中，被欲望所吞噬，因
此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愿望，最终离开幻想帝国；《神奇的魔法师》中的

好巫师格林达选择将金冠还给猴王，不再让飞猴为人类的欲望服务（鲍姆

２３７）；《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被无限的欲望吞噬，而哈利的成功则是能

够抵制欲望。 《凤凰与魔毯》 （Ｔｈ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ｐｅｔ）、《五个孩子与

沙地精》（Ｆ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ｔ）中的孩子们一开始无限制地许愿，反而给生

活带来了无数灾难，直到他们学会抑制欲望，才让生活恢复了某种稳定性。
同样，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开始“野性难驯”，“自由胡来”，每每不如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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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着要回花果山。 后来他受骗戴上金箍，但凡想要随心所欲，便会被念紧

箍咒，这才慢慢去除“野性”，学会如何面对现实，遵守“社会规则”。
英雄之旅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英雄带着读者进入幻想世界，摆脱现

实的困境，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欲望的释放；但同时

英雄之旅又通过旅行告诉读者，我们需要勇于面对现实、面对困难，成长的

标志是能够抑制欲望、抵制诱惑。 因此，几乎所有英雄结束冒险都必然还

家，面对原来的生活；而读者也从冒险的无限欲望中摆脱出来，面对自己的

现实生活，但因冒险获得的品质、冒险带来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面对

生活、融入社会。

三、 凯旋归家： 回归现实与社会化

自《奥德赛》 （Ｏｄｙｓｓｅｙ）开始，英雄之旅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便是“归
家”。 奥德修斯十年海上漂泊，历经艰辛是为了回家。 正如沃尔夫所说，
“通常‘拯救者’都会归家，若是拯救者没有离开奇幻世界，那么叙述必然

还会产生新的冲突”（Ｗｏｌｆ ５４）。 归家使文本中的矛盾、问题得到解决，重
新恢复稳定性。 奇幻世界是英雄参与冒险的神秘世界，其中充满了危险、
未知和不稳定；而家“既是旅行的起点，也是旅行的终点，是英雄的家人和

社群的所在之处，因此英雄之旅中根植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化的逻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５）。 出征去冒险是英雄必经的历程，但是旅行与冒险是为了

归家后更好地社会化，从而能够更好地处理现实。
莎拉·基列（Ｓａｒａｈ Ｇｉｌｅａｄ）认为，“归家完成了一段精神的成长史，奇

幻叙述揭露了人们隐藏的愿望和情感，它中和了反社会冲动。 沉迷的冒

险、仇恨、愤怒或焦虑在奇幻文学中象征性地发生，但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

围内，因此冒险之前那个脆弱或遭受威胁的自我归家后能够成为一个成熟

的社会实体”（Ｇｉｌｅａｄ ２７８）。 可见，归家才是冒险的终点，甚至是冒险的目

的。 在奇幻世界中，英雄经历冒险，象征性地释放了仇恨、愤怒或焦虑，学
会抑制欲望，面对现实，从而归家后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

在奇幻文学的冒险之旅中，叙述者处处埋下了英雄希望归来的线索。
《魔戒》的弗罗多在冒险开始之前便对此表现出了无尽担忧，他对甘道夫

说，“当年比尔博是去寻找宝藏，去而复返；但现在就我所见，我是去抛弃宝

物，一去不复返”（托尔金 ９６）。 他也对自己说，“你正离开夏尔，但你又心

存疑虑，不知能否找到你所寻找的，或完成你希望达成的，甚至，你不知自

己能否归来”（１２１）。 可见弗罗多在冒险之前对“可否能归来”充满了极度

的焦虑。 在冒险的过程中，弗罗多和他的朋友们也无时不在想着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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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梅里甚至说，“我从前就没有离开家乡出过远门，假如我当初知道外面

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也绝不会愿意离开的”（托尔金 ５００）。 没有出

过远门的英雄们，无法知道“家”是多么可贵，因此冒险是必要的经历，只
有经历了冒险，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英雄才会真正想要“归家”。

“归家”在《魔戒 ＩＩＩ》中单列一章，几位英雄在冒险结束后迫不及待地

踏上了归家之路，每个人都“急着重见夏尔” （３５７）。 当他们回到镇上时，
发现自己家乡被恶棍占领，家园被毁，“他们至此才意识到，世间所有地方，
自己最在乎的就是这里” （３７７）。 英雄们经历冒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

己，正如黄油菊先生所说：“你们旅行回来后可变了，现在你们看起来就像

是处理得了棘手事儿的人。 我不怀疑，你们很快就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摆

平”（３６６）。 甘道夫也对他们说：“我不会去夏尔，你们得自己解决它的问

题。 你们受的训练，目的就在于此［……］ 现在你们已经成长起来了”
（３６７）。 英雄的冒险之旅，或说考验之路，让他们受过训练与考验，让他们

成长起来。 甘道夫说他们受训练的目的就在于此，意味着英雄冒险的目的

就是为了归家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扮演其社会角色。 弗罗多和

朋友们经过冒险的洗礼，看过外面的世界，最终懂得了“家”的重要性，成
熟后的英雄们用自己在冒险中获得的品质、技能与智慧帮助家乡平乱，成
为拯救家乡的英雄，真正完成了英雄之旅。

“归家”在《西游记》中也单列一章“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唐僧师徒

通过不懈努力取回真经，完成任务并得到奖赏。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
中的“归家”是双重的，一是回归东土大唐，更重要的是师徒四人历经考验

“俱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吴承恩 ７６３）。 按佛祖所说，唐僧前世

因“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 （７６２）。 孙悟空、
猪八戒和沙和尚本在天宫当差，因与唐僧一样冒犯了天条才被贬历劫。 历

经考验之路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从“山村旷野之妖身，未谙中华圣朝

之礼数”变成“个个稳重”（７６０）。 孙悟空的金箍也被取下，因为“当时只为

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今已成佛，自然去矣”（７６３）。 可见冒险归来的众

人已被驯化为适应天宫规则的社会实体，无需金箍也能遵守和适应规则，
因此唐僧升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为斗战胜佛，猪八戒为净坛使者，沙僧则

为金身罗汉。
“归家”也意味着回到现实，无论是英雄回家、梦者醒来还是魔力消

失，都是一种结束冒险回到现实的表现。 因此，“归家”让英雄不再沉溺于

冒险与幻想，回到现实，同时也向读者传递勇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信息。 因

此英雄之旅的终点必然也是“家”，哪怕在某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情愿回

家，最后也必然回家。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结尾，姐姐听了爱丽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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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冒险，知道“醒来后必须面对眼前无趣的现实”，还是忍不住“重温旧

梦”（卡罗尔 １２２）。 可见姐姐曾经也是做梦之人，但不得不回到现实。 《神
奇之城》中的女主人公露西说：“我希望我们都有两个自己，一个自己回到

家去，另一个自己就待在这儿”（内斯比特 ２５６），她就算千般不舍，也不能

不回家。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警示读者沉溺于幻想世界的危害。 巴斯蒂安因

为自卑总是喜欢沉溺于幻想世界，拒绝面对现实中的困难。 他因为阅读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进入幻想世界，发现自己不再身材矮胖、其貌不扬，
而是“模样俊美”“身姿挺拔、相貌高贵”，“一阵惊喜使他忘乎所以，整个人

飘飘然几近晕厥，等过了很久再回到地上清醒转来，发现自己竟真的成了

他看见的那个美少年”。 不仅如此，他还成了幻想帝国的创造者，拥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月亮之子留给他了统治幻想帝国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权

力”（恩德 １８６－１８７）。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事实上就是巴斯蒂安的幻想

世界，代表着读者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
然而人们一旦无限度地沉溺于幻想世界，逃避现实，那么将再也无法回到

现实。 巴斯蒂安一度沉溺于这个世界无法自拔，慢慢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

记忆，直到他看到那些被困于废帝之都的“英雄”们，才意识到他如果不找

回自己的记忆，也将永远被困于废帝之都。 经过努力，他最终找到了生命

之水，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的巴斯蒂安，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卑的小男孩，他将生命

之水带给父亲，让父亲能够敞开心扉，“他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情景：父亲

热泪盈眶［……］父亲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从现在起，咱们一切都要变

个样儿’。”（３８７）冒险归来的英雄不仅能够面对现实，也拥有了改变现实

的能力，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社会。 他不再害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大
胆走到书店，向老板坦白了他曾经偷书的事实。 老板听完他的冒险故事后

告诉他，“有一些人，他们永远去不了幻想国，可也有些人能够去，然而却永

远留在哪里。 不过还有少数人，他们去过后又回来了。 你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能使两个世界都变得健康”（３９０－３９１）。

“归家”肯定了冒险的必要性，因为只有经历冒险，英雄才能真正找到

回家的路；但所有冒险也必然以“归家”为目的，如果无限沉溺于冒险世

界，我们将无法回到现实。 正如《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所说，只有参与冒

险又回来的人，才能使两个世界变得健康。 冒险与归家相反相成、辩证统

一，因此大多数的英雄之旅都以英雄归家为结尾。 在《纳尼亚传奇》中，孩
子们不能永远沉溺于纳尼亚王国的理想世界，因此彼得与苏珊“长大”后
不再能进入纳尼亚王国。 露茜问彼得“你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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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１６７），彼得回答：“我想我能够的，我的思想已经有了许多改变，总有一

天你也会这样的”（同上）。 面对现实是成长的标志，然而只有经历了“英
雄之旅”才让彼得和苏珊甘愿“归家”，冒险让他们成长。 《神奇的魔法师》
中的桃乐丝离开单调、“灰色”的世界，被龙卷风吹到奥兹国。 她刚来到这

个陌生国家便立刻想要回家，因此她在奥兹国的冒险就是以找到回家之路

为目的。 然而小说结束时好女巫告诉桃乐丝，“你脚上穿的那双银鞋子就

能帮你穿过沙漠，要是你早了解到它具有什么样的魔力，在到这儿来的第

一天，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埃姆婶婶身边了”（鲍姆 ２３８）。 然而，没有经历冒

险，稻草人“就得不到了不起的脑子”，铁皮人“也得不到可爱的心”，而狮

子也“将永远是个胆小鬼” （同上），而桃乐丝也无法获得智慧、爱与勇气，
那么她永远不可能知道银鞋子的魔力，则无法回家，冒险是归家的必要

条件。
奇幻小说中的主人公犹如奇幻世界的向导，带领读者去经历一场伟大

的冒险，完成一场英雄之旅，最终获得成长。 英雄之旅是一场精神之旅，主
人公临危受命、历经考验，最后完成使命获得奖赏。 读者打开奇幻小说相

当于响应了冒险的召唤，开启一段奇幻旅程，他沉浸于幻想世界中，与主人

公一起历经考验，因主人公的成长而成长。 最终，主人公归家，而读者也象

征性地“归家”，回到现实。 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将特定的价值观通过这种

具有肯定性的“完型结构”赋予读者，让读者在与主人公一起冒险的过程

中收获并认可这些能让主人公成功的价值观，从而与主人公一样能够成为

一个更好的社会实体，更好地融入社会。 奇幻文学以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

来教育和塑造读者，让他们在一场象征性的人生旅行中获得社会认可和需

要的品质与能力，从而能够在冒险归来后更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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